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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科技學院金紅教授以十年磨一劍之功力，出版了她在

博士論文基礎上數易其稿的專著《融通與變異：意識流在中國

新時期小説中的流變》（下文簡稱《流變》），該書對意識流的西

風東漸之歷史背景、傳播路徑、創作影響、發展現狀、利弊得失等

問題作了全面而系統的論述。“這是學術界迄今爲止最爲完

善、完整地論述意識流與中國新時期文學關係的論文。論文不

僅評介了意識流小説在新時期文壇的譯介過程，而且著力分析

它對中國新時期小説的影響過程，顯得相當地全面。”此乃蘇州

大學文學院教授、現當代文學博士研究生導師湯哲聲對金紅博

士論文《流變》之評語（見《流變》封底所録）點出了此書的意義

所在。可以説，此書開啓了中國新時期意識流小説研究的新篇

章，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重要意義。概而論之，《流變》的研究

特色與學術成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兹簡略論之。

首先是精研文本，力創新説。精研之文本，包括兩類：一是

指 ２０ 世紀 ７０ 年代末以來所有中國意識流及具有意識流創作傾

向的長篇與短篇小説，二是指所有能够看到的研究意識流小説

的中外理論著作（《流變》“參考文獻”有百餘種）。面對如此衆

多的閲讀内容，作者懷著對研究對象的赤子之誠、對學術事業的

敬畏之心、對學術生命的珍愛之情，含英咀華，精心揣摩學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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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既憑藉理論來燭照文本，又從文本中抽繹出理論，沉潛往復，

提煉精義，仰觀天象，俯接地氣，如此則使得《流變》自然呈現出

血肉豐滿、情感深摯、根柢扎實、立論新穩的别開生面之學術氣

象。也因此而給中國意識流小説研究界創立了多項獨領風騷的

“第一”，即：第一次對中國新時期意識流及含有意識流傾向的

小説作全面而系統的梳理，從而進行理論概括與價值判斷；第一

次對數十位健在且創作勢頭良好的作家深度探研，予以動態描

寫，並給予理論的闡析與價值之判斷；第一次將意識流與私語小

説聯繫起來加以綜合研究，發掘出潛身於私語小説而以異樣形

式集中表現的意識“暗流”；第一次論述意識流與新時期小説的

詩化叙事之間的關係。如此衆多的“第一”，在同類著作中的確

是出類拔萃的。《流變》所論，既具西方色彩，又含中國元素，反

映出新時期小説中所特有的中西合璧的意識流創作新景觀。近

年來，人們一直在呼喚學術研究與理論批評要回歸文本與原點，

可真正踐行而生效者又有幾何？由此可見，《流變》之成功，不

僅具有學術創新之價值，而且具有研究方法論之意義。

其次是追源溯流，脈絡清晰。《流變》從梳理西方意識流小

説在中國當代文壇的譯介與接受入手，系統地理清了意識流進

入中國的客觀情形，對中國新時期理論家、翻譯家、作家如何從

理論上接受意識流、怎樣在創作上借鑒意識流，做出了科學與理

性的判斷。全書在宏觀把握新時期文壇狀況的大視野下，對西

方意識流進入中國文壇後、經過不同作家的借鑒與融通所創作

出的不同形態文本，做了分階段的、動態的與系統的描繪，同時

將這種描繪與其所呈現出來的“人”的觀念、“生命”的觀念聯繫

在一起，指出中國新時期作家在借鑒與接受意識流小説後，帶給

自己以及帶給整個文壇的巨大影響。充分肯定了“意識流”在

中國新時期小説中架構心靈世界與外部世界橋樑之重要作用。

此外，作者認爲，新時期作家們在對意識流的了解與吸納的過程

中，“對‘人’的觀念有了新的認識，對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感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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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體悟。自然，這種認識和體悟在新時期之初與後來的時

段裏所體現的内涵有所不同，它們是漸進的狀態。大致地講，是

一種由對‘集體’的認識到對‘個體’的認識、再到‘自我’的認

識過程”（第 ５ 頁）。可謂慧眼獨具，新人耳目。

再次是點面結合，評析辨證。《流變》對意識流小説在新時

期文壇的譯介與接受情況的全面而系統的介紹，及對新時期數

十位小説家作品之通論，此之爲“面”；第三章專論王蒙與莫言，

第四章專論私語小説作家的代表人物林白等，此之爲“點”。點

面兼顧，宏微結合，詳略得當，觀點鮮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

王蒙與莫言這兩位成功實踐意識流小説的大家，評價是十分客

觀而中肯的，既彰顯其成就，又指出其不足。如評莫言：“綜觀

莫言這一時期（指 ２０ 世紀 ８０ 年代中期）的創作可以發現，他的

小説雖然是中西方藝術的結合體，但對魔幻現實主義、意識流、

象徵主義以及超現實主義等西方現代派手法的運用，使他的小

説具有强烈的有别於以往文學的‘現代’因素。在這些因素裏，

魔幻現實主義與意識流占絶對優勢。”（第 １３８ 頁）如此評價，頗

與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相吻合。難怪作者要爲自己

的先見之明而“覺得還有點兒道理，也還有點兒小得意”了（第

２６６ 頁）。儘管如此，作者依然尖鋭指出其創作之不足，即“他的

筆下還未觸及純粹的個人、純粹的自我，以及純粹的私我生命

體”（第 １５７ 頁）。在學風浮夸的當下，作者如此“吾愛吾師，吾

更愛真理”的實事求是的學術品格與精神，委實是難能可貴而

值得欽敬與弘揚的。還有，《流變》對於學界的一些觀點，不是

人云亦云，而是勇於辨析，提出己見，如對所謂“東方意識流”之

説，認爲“中國當代意識流小説是中國當代作家的創造，是用來

表達他們自己内心思想的中國本土的意識流小説。所以，我們

不必冠以‘東方意識流’之名，這反而容易引起歧義”（第 ５２

頁）。言之成理，令人信服。如此辨析，《流變》多所可見，其學

術含量是極其鮮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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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流變》的語言清雅流暢、細膩温婉而富於深情，且具

思辨色彩，彰顯出女性學者特有的學術魅力。然而，金無足赤，

書無完書，《流變》亦然。如在第四章“新時期私語小説”中，作

者僅舉林白一人論述，似嫌單薄。若再舉一人，與第三章所舉王

蒙與莫言二人對應，也許在結構上顯得更穩妥些。

總之，《流變》是一部體大慮周、内藴深厚、“采銅於山”（顧

炎武《日知録》語）、“自鑄偉詞”（劉勰《文心雕龍》語）、辯證公

允、新見迭出之力作，作爲國内外第一部全面論析西方意識流小

説在中國新時期文壇流變軌迹的專著，它在中國意識流小説研

究史上必將留下精彩的一筆。

江蘇大學文法學院教授、文學博士　 李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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